
同窗鸡年趣对严北老下联
杨鸿台

! ! ! !鸡年春节期间，大学同班同学微信
群里分外热闹，其中一件乐事就是应对
下联。
先是涉猎面广泛的健行同学转来一

条“当年复旦的名对”帖子，它记叙了上
世纪 !"年代一次在复旦大学工会春节
团拜会上，富有文学素养的数学大家、时
任副校长苏步青教授，以座上两名教授
姓名拟出上联：“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
道”，随即请在座各位对出下联。陈望老
是大名鼎鼎的
语言学家、修
辞学家，时任
复旦校长，是
最早译出《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这也是毛
主席最早读到的译本；卢于老则是生物
学系教授，是九三学社上海地区主委。
苏步老话音一出，会场一片欢笑，笑

声刚落，只见哲学系严北溟教授起身口
占：“张梦闻、曹亨闻，默默无闻。”话毕，
他即对席上张、曹两位教授拱手致意，似
示“多有得罪”之意（其实张、曹当年分别
是动物学和新闻学名教授，只是
名气可能相对稍逊于陈、卢）。众
人闻之，掌声四起，钦佩严北老过
人的敏捷才思。
严北老当年由董必武介绍入

复旦担任教授，自幼家境贫寒，能熟练背
诵 #"""首唐诗，素有神童之誉，是复旦
为数不多的自学成才、著作等身的知名
哲学教授，且拥有从政、办报、受聘任教
于多所高校、国共和谈代表等传奇经历。
读了健行的转帖，记忆力超强的班

主任晋海生老师随即写来一帖：“严北老
巧对苏步青的上联，已在复旦几十年传
为美谈，但他还出了一个上联至今无人
应答。上世纪 $%年代他在北京参加一个
哲学会议，看到一批后生崛起而欣慰，其

中卓有成就的有方立天、张立文、方克
立。他当场作一上联：‘方立天、张立文、
立天立文方克立。’他当场征求下联，无
人应对。后他的学生写文章求助报端，几
十年过去了，也无人应对。”
这个故事当即引起了不自量力的我

的莫大兴趣，竟然不顾续貂之嫌，以改革
开放以来崭露头角的法律界才俊应对哲
坛新秀，写下了“王卫国、左卫民、卫国卫
民贺卫方”的下联（王、左、贺分别为民法

学、诉讼法学、
法制史专家），
自惭此下联因
受人名所困，
其最后一字应

为“卫”，即如果将“贺卫方”改为“贺方
卫”，下联在形式上就能和上联对仗了，
然而法学家的尊姓大名民事权利岂容
公然侵犯？此下联发给同学群后，诗词
佳作颇丰的世平同学建议将“贺卫方”
改换为“顾长卫”，我觉得如此十分符合
对仗要求，惜乎顾氏乃电影界名人，难
入法学界人选，只能割爱。

令人钦佩的是世平不信苏步
老下联 &%多年无人应对的邪，他
接着一下子发来近 '"条应对下
联，其中我觉得最令人叫绝的是
“何亚非、孙亚夫、亚飞亚夫王光

亚”（何，国侨办原副主任；孙，国台办原
副主任；王，国港澳办原副主任，他们均
为国内现代外交界人士），其对名人姓名
的记忆数量之丰和融会贯通之能，使我
顿觉自叹不如。华金同学的下联则显得
轻松幽默，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张
国明、陈国珠、国明国珠周建国’，都是
我们班、我们学习小组的同学，可（入
选）否？”其人名入选概率如此之小且又
如此之巧合，读之令我忍俊不禁，再次拍
案称奇叫绝！

非遗在身边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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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那片蔚蓝
范海虹

! ! ! !去年三四月份，好友邀我同
去江西的婺源看菜花(没去成，得
知我去青海，她告诉我又错过了
看菜花的最好季节，如果早两个
月去，还可以看到在高原深蓝的
天空下(繁花金黄一片。我笑说：
“菜花有什么看头？你小时还没看
够啊？”她跟着笑，只说不一样。
从西宁出发，青藏公路又直

又长，好像没有尽头。路上，是无
边无际的草，就像相濡以沫的兄
弟，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离湖岸
越近，湖的色彩也越浓重，四面都
是高原的气息，空气里全是天空
的味道。青海湖是美丽的，但不是
“杏花春雨江南”的秀美，却是“骏
马秋风冀北”的苍凉之美。尽管来
过几次，但当我再次站在湖边，还
是为眼前这原始、粗犷的西域风
情所折服。青海湖仿佛是一位身
着湖蓝色藏服，镶满了片片银饰，
浑身透着灿烂银光的母亲，一手
牵着地，一手撑着天。
青海湖不远，它在海子的诗

歌里，浸润情感：《七月不远：给青
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海子的
诗里交织着绝望、寂寞，可是即使
是绝望，海子也写得那么美)他的
孤独如同“天堂的马匹”、“马肚子

里有含毒的
野花”，如同

在荒木上爬满的一树繁花，悲凉地
使人落泪。如果那时，你熄灭海子的
爱情，会不会又是另一种结局？面对
海子，春暖花开，他生于现世却活于
太空，金色的麦穗和春暖花开终不
能平慰孤冷的尘世之心，活着比死
亡更痛苦，那么死就是最自然的事。
青海湖，如果你预料到宿命中那些
不可抗拒的悲剧，会不会在日升月
落的昼夜里，为这个孤独的诗人在

三千米之上的风中，夜夜祈祷，只为
一个单纯至情、澄澈善良的灵魂。或
许那样他便不会从青海湖走到日喀
则，又从日喀则走到了山海关……
我侧头看着窗外：高原上的山

没有植被但却显得富有层次和棱
角，如画。远处，一大片黄灿灿的花
扑入眼帘，这是牧民为了赚游客的
钱特意晚种，所以花开得迟，在里面
拍照是要付钱的。湖这边花成海是
春，湖那边绿草坚强地生长像秋。看
到这一小片金黄，看着许多人在里
面兴高采烈看花、拍照，倒也真的勾
起我的闲愁几许。每个女生小时候
都有一个“花仙子”梦，从不奢求能
实现这个美梦的我，竟然在青海湖

畔填满了
人生的这
个遗憾。
人在旅途，总会遇到一些让你瞬间
感动的场景和人物，使我们曾经沧
桑的心灵园圃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青海湖不远，它在层层叠叠的历

史深处，睁开了如松宝石般的眼睛。
传说中，仓央嘉措在押解进京

途中，病逝于青海湖；传说中，好心
的解差将仓央嘉措私自释放，他最
后成为青海湖边的一个普通牧人，
诗酒风流着在青海湖边结束了余生
……看到远处，虔诚磕着长头绕着
青海湖朝拜的信徒，心里莫名地触
动和伤感。弯下身，触碰冰冷的湖
水，也触摸到那温暖而苍凉的情僧
身影，突然想起一句话：宁愿用一生
等你发现，我在你身边从未走远。

匆匆地(我又要离开了(默默无
言地颠簸在青藏公路的车上，高原
景色之所以如此壮观，并不是因为
它有多么气势磅礴，而是因为它的
平和、宁静和宽容。当置身其中时，
我也禁不住地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对
待尘世。“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
悄地来”。别了，青海湖，我只是一个
匆匆的路人，你不属于我，但是你包
容过我！
天空很蓝，没有云朵，心里心

外，两束阳光，接壤。

幸
福
密
码

汤
朔
梅

! ! ! !曾记得媒体采访行
人，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你
幸福吗？大多数人都回答
“幸福”，且说出一番理由。
其中一人，他支支吾吾，最
后勉强说“幸福吧！”
其实，这是一个草率

的提问。提问者的本意是
要人回答“幸福”。但幸福
是因时因地因心境
而异的。
曾经有一个电

视剧《幸福像花儿
一样》，不谈情节，
就它的内涵，我以
为有两层意思，一
是：幸福是美好的；
二是幸福是短暂
的。花因其美好而
人人喜欢，但好花
不常开。岂能每个
人都幸福？又怎能一生都
沉浸在幸福中呢？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
那是前年，我早晨无

事回老家看看。折进村口，
看到宅上搭建起临时篷
帐，披麻戴孝的人忙着进
进出出，伴随着唢呐声和
哭号声。那是邻居金章伯
伯过世了。

前天我还见着他打招
呼，不好好的吗，怎么说走
就走了呢？
母亲说，金章伯伯是

吃着晚饭，趴在饭桌上去
世的。
深秋季节，稻谷已登

场。那天太阳很好，老人的
儿子晒了满场的稻谷。闲

不住是老农民的习
惯，其实根本不需
要老人干什么活，
但他早早地拿着翻
筢，有意无意地翻
着稻谷兼看鸡鸭。
门前就是一条大
路，他和走过的熟
人打招呼。停下来
就眯起眼凝望熟悉
的田畴、村庄、杂
草、丛树，似乎永远

也看不够。
他尽管已九十二岁

了，但眼不花耳不聋，年轻
人聊天，他也不插嘴，往往
只是在边上静静听。他明
白自己已不能切入年轻人
的话题了。那多半是边听
边瞭着田野远村微笑，那
笑意是晕化在他的皱纹里
的，无法用坦然、会心、满

足来形容，这是这个年龄
的老人特有的微笑。冬天
里，他常常戴着棉帽，穿着
棉袄棉裤，手相拢在袖管
里。他不喜欢儿女买的鸭
绒、丝绒的，即便被子，也
是老棉絮的。他说盖着心
里踏实。
除了我，小辈想听他

唠陈米烂谷子事的不多。
有时他见我站在场角，就
慢慢过来。我常常问他些
村里的旧事，他如数家珍，
一直从我的曾祖父说到祖
父及村里家族的兴替。说
着说着他突然会冒出一
句：这弟弟好来。我
的理解，那多半是
由于我的倾听。其
实，他也孤独。老伴
早早去世，虽然与
儿子住在一个檐下，但毕
竟少有人倾听。

他是个乐观的人，年
轻时肯定不乏幽默。有时
他儿子阿杜当着我们开他
的玩笑。见他健康硬朗，阿
杜就对一起聊天的说：老
头子身体好，与他年轻时
喝过两次农药遭过一次雷
打有关，把身体里的病菌
都杀灭了。大家朝他善意
地笑，他听后在一旁苦笑
说*你们这帮囝不晓得，那
时多苦啊！

金章伯伯终其一生，
是个老农民，种田的老把
式。他说现在的社会真好，
吃穿不忧，即使生活在底层
的农民也不必担惊受怕。

他说的“担惊受怕”，

那是指他在新中国成立
前的经历。他曾给新四军
运军粮摇过船，被保安队
拉去养过马，也被土匪逼
着望过风。他复杂的背景
自然在“文革”遭罪。其
实，那都是出于底层农民
的无奈。现在好了，那是
他从心底里发出的感激。
他喜欢吃肉，就隔三差五
地到肉庄上买来肥肉，掺
合黄豆，将砂锅放在灶膛
里炖。门前的河早被电镀
厂污染得一阵黄一阵黑，
但他还在里面淘米、洗
菜。他说自己喝这条河里

的水长大的，身子
好好的，哪有什么
毛病？但村里人喝
这条河里的水，年
轻人死了还不少。

这真是他那两次喝农药
一次雷击炼成的吗？

村里的老人都说，老
金章福气好来，那是前世
修的。上了年纪的农民都
相信因果报应，福气好是
指他说走就走，没有一点
痛苦折磨。
我猜想，他虽没有一

点告别这个世界的迹象。
但冥冥中似乎已感觉到
了。不然为什么要跟每个
路过的熟人打招呼呢？若
在平日里，他往往是看一
个人远远走来，不管那个
人看不看他，但他总是点
点头，再目送那人远去。而
那天却那么地道呢？

他一生即便屡遭磨
难，但其实是幸福的。他在

告别这个世界时，看到了
一场地金黄金黄的稻谷，
虽然没吃上新米饭，但吃着
肥肉炖黄豆。那是一个农民
的满足。满足就是幸福，即
便那满足是蛮细微的。
你说他幸福吗？他被

生活所迫而喝“二二三”农
药，那被拉去养马、望风，
以至于“文革”批斗，那肯
定不幸福。但当他生活无
忧，看到丰收的景象，那幸
福是不言而喻的。即便在
他踏入另一个世界的刹
那，他也是幸福的，因为他
满足，所以走得安详。
你若去问一个整天花

天酒地的人幸福吗？他也
不会觉得幸福。
只有尝到了人生的苦

与甜，才会感到幸福。
常常有人感叹幸福在

哪里？有人说幸福的密码
掌握在上帝手里。其实，幸
福的密码就在你心里，你
就是上帝，重要的是你不
要被纷扰的生活搅得忘记
了密码。

七夕会

甜爱路
高元兴

! ! ! !总喜欢在这里走走，
仿佛每走一步，就会碰撞
到一个甜蜜；总喜欢在这
里看看，仿佛每一抬头，就
会闪亮出一个爱恋。

这里，飘挂着岁月的呼唤，遥远而又亲近；这里，荡
漾着心灵的遐思，虚幻却又真实。这里，辉映着青春的
情境，闪闪烁烁，美好而真挚。
徜徉复徜徉，徘徊再徘徊。
依然是这样幽静，依然是这样温馨。这街头，依然

有这么多人，闪闪亮亮，来来往往。
是世间寻觅者？是红尘追梦人？当然，也有匆匆行

路客，留下一个个凝视与背影。
人生甜爱路，且行且珍惜。最美的希冀在这里，最

美的向往在这里。
翠嫩的水杉叶上，闪熠的太阳是宇宙间一颗“最相

思”的爱之红豆；“共此时”的月亮从银河捧出一片片最
纯洁的祝福，被丛丛绿色过滤的风轻轻地吹动着清新
甜柔的气息。
依依又恋恋，春光亦秋色。
岁月如流，朝花夕拾。人生，真的会那么甜爱吗？生

活，真的会永远那样优雅而美丽吗？
虽然梦境很美，终究也会清醒。这世界，爱并不是

全部。
即使甜爱，也会有苦涩的添加。
是的，如果太甜，就该加点盐；如果太柔，就该补点钙。
或许，经历过酸甜苦辣，这爱，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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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月两团圆
朱 渊

! ! ! ! !正月十五赏
花灯，乃中国传统
习俗。早在两汉时
期，《史记·乐书》就
有记载：“汉家祭祀
太一（天帝），以昏时祀到明。”这一天晚上，要灯火通
宵，将五牲、供果、酒菜摆在桌子上，对月烧香祭拜，
祈求天神赐福。元宵节祭祀燃灯的习俗，渐渐演变成
望月夜游、赏灯观灯。
皓月高悬之夜，点亮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大街上

入目皆是琳琅满目的花灯，街上还有各种杂耍和小
玩意，人们在点点灯火中吟诗作对，饮酒作乐。这元
宵，就仿佛是古代的狂欢节。更特别的是，凡到元宵
当晚，即便平时不被允许抛头露面的女子，亦可梳妆
打扮、华服美裙地跟着家人一同赏灯庆节。无数爱情
故事亦在这月圆之夜悄悄酝酿。
明代以后，上海属地的元宵灯会已十分普遍，其

中最热闹、最精彩还属上海县城的中心城隍庙、豫
园、县衙一带。每逢元宵佳节，各处男女老小前呼后
拥，纷至沓来；各种灯彩争奇斗艳，处处流光溢彩。光
绪元年出版的《瀛壖杂记》就对当时城隍庙灯会盛况
描述道：“城隍庙内园以及萃秀、点春诸胜处，……正
月初旬以来，重门阔启。……上元之夕，罗绮成群，管
弦如沸，火树银花，异常璀璨，园中茗寮重敞，游人毕
集。……远近亭台，灯火多于繁星。爆竹之声，累累如
贯珠不绝，借以争奇角胜。”
或许正应着这人月两团圆的喜庆，元宵赏灯的

习俗绵延至今，俨然是“非遗”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
现代的豫园灯会自 +,-,年开始，新的灯会它巧妙利
用九曲桥的九曲长龙形状和特有水面条件，以湖心
亭与东方明珠遥相呼应为背景，创作了形象生动的
大型主题灯彩来演绎中华传统文化和灯彩文化。虽
说现如今的元宵灯会相比从前多了几分现代时尚，
然而，新旧文化交融之中花好月美人团圆的氛围并
不会改变。
眼看又是一个元宵佳节，团圆之日，不妨邀齐亲

朋好友去豫园潇洒走
一回：猜灯谜、吃汤
圆、逛庙会，过一个美
美的元宵节！


